昨天晚上和同学跑去山里头夜游，搞到很晚才睡，今天一大早开始又是两个小时操的很猛的体育课，所以当开始上这堂叫『刑法典与执行』的课程时没多久，精神就变得??惚惚，我也知道今天精神状况应该不会太好，所以特地选了最后一排角落的位置，努力的和周公奋斗着。

　　不过这堂课对找来说也实在太闷了，我只能保持前五分钟的清醒，我还只记得今天上课的内容是有关于法警在执行各种刑罚时遭遇到的问题，和如何抑制犯罪议题的课程。

　　这门选修课程的内容很硬，要死记的东西很多，本来我才不想选修这种课程，只是因为学分数不足的原因让我不得不选，不过如果够幸运的话，考试前有同学借我笔记，我或许还可以拿到及格边缘的分数。因为最后我和几个朋友一起选了这堂课，我也总是可以和他借到上课的笔记。

　　我一直设法让自己可以保持清醒，不过早上体育课的体能训练实在把我操得太累，这时除了精神不济外，还觉得全身肌肉在发胀痠痛，我这时几乎是已经被周公击垮了。

　　我不确定自己睡着了多久，突然间我似乎听到教授在讲台上好像在找一个自愿的男同学上台作些什么示范，教授在台上问了几次，全班似乎都没有人有反应。这时我精神几乎是立刻振作起来了，因为按照惯例只要让教授的指示，在课堂上作一些示范的动作，比方说抢劫犯和偷窃犯的差别，学习总成绩就会再加点分数。

　　我直觉想起自己这学期很有可能会被这位教授给当掉，所以我很希望能够在考试外能多拿些分数，因此我就举起了手，我希望他会选我，因为在这门课上通常教授要求自愿者时，就会有一堆同学抢着举手上台，不过我注意到今天的课堂上这时并没有其他人举手，所以教授马上叫我立刻到讲台前去。

　　「你在做什么？」在我旁边座位上的同学，看着我却露出一脸古怪又怀疑的表情问我。

　　我站了起来了，耸了耸肩，意识却还不是很清楚。

　　「我需要加点分！」我转头告诉了他，然后沿着走道走向讲台前；课堂上所有的人都把头转向了我，看着我的眼神就像看着疯子一样。

　　这时只见教授手上已经拿起了一管针筒；我肯定的直觉到告诉自己是那根针有什么古怪的原因。

　　说实话我并不怕打针，而且按照课堂的进度看来，教授应该是在讲解各种行刑执行的方式，我想教授今天应该只是要示范要怎么为死刑犯打毒针而已，教授并不可能在课堂上把我杀了，我甚至觉得那针筒里可能只是些葡萄糖或生理食盐水之类的液体，所以我并不担心他会对我作什么。

　　「好的！这位同学，请你卷起袖子来!」我不疑有他就照教授的话做了，而教授手上的那管针筒立刻在我手臂上找到了血管的位置抹了些酒精后，针尖就插了进去，我感手臂上象是被针刺了一下，立可有一股麻意立刻散布了全身。

　　这时我还确定教授打进我身体里的是什么药水，但是之后我的知觉就开始模糊了起来。我的头脑感觉相当的沈重，而且四肢渐渐的失去感觉，最后变得完全不听我的指挥。

　　「想睡的话为什么不先躺下来呢？」在?惚之间，我好像听见教授在一旁对我说道，昏沈中听了教授的话，觉得可以在课堂上被教授指示可以躺下来睡觉给全班的同学看，只突然觉得有些滑稽，我嘻嘻笑了出来，这时只见教授他悄悄的锁上了教室的门，从角落推出了一张有滚轮的手术桌到讲台前，我被教授按上了桌子，因为整个人感觉十分的沈重，就放心的躺平了下来。

　　教授把那桌子调整了一会，桌子开始向前倾斜了大约30度，这时我低着头可以看见整间教室的样子，我发现同学们都很注意的看着我，但是我的视线很模糊，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我感觉教授开始解开了我上衣的扣子，上衣被他脱了下来，我稍微的起了身让教授取走了我的上衣和紧身背心，我变成打赤膊了，接下来我脚上的球鞋和袜子也都被他脱掉了，只是这时教授的嘴里似乎仍在进行他的授课，我只是听见他不停的说话讲解，但是我已经不知道他说话的内容是什么了。

　　昏沈间，我又感觉我身上的运动裤和运动内裤全都被他给脱了下来，我想到自己竟然在课堂上在所有的同学面前公然裸体了！我认为这是在世界上最滑稽的事，有可能是那药物的关系，我的心情很好，竟又嘻嘻的笑了出来！然后只知道他们正拿出了些皮带，开始把我的身子固定在大桌上；即使如此，这时我全身只感到舒服，我真的没想过要再起身和挣扎。

　　我感觉两条腿被教授给用力拉开了，我的脚踝和腿都以乎都给教授固定住了，最后两只手臂也被他拉了开来，我的身体几呈现了一个大字型，躺在那张倾的大桌上，赤裸裸的面对着所有的同学。

　　我这时有点想知道什么他们要我的身体作什么，但是似乎是药物的作用让我什么也不想作，我只是微笑着，把头继续靠在桌板上，我看着教室的天花板，觉得今天的天花板很好看，心情很好。

　　我发现教授在边说话时，边剃去了我的阴毛，我觉得他真是个好人，竟还要帮我清理掉杂乱的阴毛，我想着我自己真是幸运可以上台作这个示范，然后忘记了什么他们想要对我的身体做什么。

　　然后教授拉起了我的阴茎，从我的马眼里插入了一根细长的导尿管，而这时我只是微笑的看着教授手上的动作，却没有任何痛苦的感觉。

　　我能听见教授在对同学们的谈话，但我这时因为晕眩听不太懂他所说的句子，依稀之间只记住他说了『通常』、『缩短』和『宫刑』这几个字，当时我觉得他们只是想要解说如何阉割男性，应该并不会真的想要阉割掉我。

　　我又想到竟在课堂上裸体示范被教授阉割，直觉那还真是有点滑稽的，不知怎的我又嘻嘻的笑了起来。

　　＊＊＊＊＊＊＊＊＊＊

　　『今天很高兴，难得有这位同学志愿的在课堂上要为大家示范男性的阉割，我刚才是为这位同学现注射了一些吗啡，好让他能愉悦的为接下来的示范准备。』

　　『现在我们来观察这位同学的身体，我刚才帮他剃除了下体的毛，这对阉割受刑者是很重要的步骤，因为阴毛很容易会影响到手术的卫生与安全，大多数的男性都没有很彻底的在清洁自己的阴毛，所以即使在阉割之前的去掉阴毛是很重要而且不能马忽的步骤。』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位同学的阴茎已经呈现出完全勃起的状态，这是每位被阉割的犯人在手术前都会产生的生理现象。勃起是男人在脑部受到刺激后反映在下体上的一种正常生理现象，除了性的刺激外，生气和恐惧也都会让男人的下体呈现出不同的状况，就经验上来说，很多死刑犯在被处决前也都会因为恐惧而产生不自主勃起的状况。』

　　『这位同学的体格发育的很好，肌肉线条相当的发达，而且他的年纪也刚好，身体肌肉组织已经完全发育成熟了，是很适合作阉割手术的对象，我们现在要一边解说一边为大家讲解，阉割手术的操作步骤与要点。』

　　『我想这位同学已经准备好了，他或许已经睡着了，可能他真的也不知道他今天要志愿作的是什么，我其实很早就已经注意到这位同学了，我知道他有些注意力不集中和个性冲动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手术可以顺道来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这时台下发出一片笑声）

　　『我现在拿起的是他的睪丸，现在就要用解剖刀来切开他的阴囊，大家可以靠近一点观察。』

　　『这两粒东西个就是睪丸的原形，会分泌睪酮素，有很多人认为这玩意是世界暴力的乱源，所以提倡阉割男人以换取世界和平。』

　　（这时台下又发出一片笑声）

　　『好！现在我已经把他的睪丸给割下来了，这位同学的睪丸发育的很好也很健康，大家可以拿去传阅一下。』

　　『我现要割下他的阴茎，在不同的文化里，会为被阉割的人保留不同长度的阴茎，今天我们要保留给这位同学大约半吋长的阴茎，可以让他以后生活上在排尿时可以方便一些，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下刀。』

　　『这个就是男性的阴茎，会经由血管的充血变粗变长，这位同学的身体很健康，包皮也还未割除，是很不错的观察对象，在割下他的阴茎后，我们可以顺便解剖他的阴茎来关察他的海绵体组织。』

　　『最后我们需要进行一些止血和缝合伤口的工作，古时候阉割的人在这方面就不会太讲究，所以当时在阉割后因伤口感染而死去的人数比例是很高的，我们保留了他的排尿管让他可以在伤口复原前能保持生理排泄，对被阉割的人来说，将会大幅的提高手术的安全，相对的也提高了和这位同学未来在公共厕所时排尿的尊严。』

　　（台下发出一片笑声）

　　『好的！手术到此，已经差不多完成，依照一般的经验来看，我想这位同学在过几天之后，身体会开始产生一些热眩的症状，这段期间他的情绪或许会比较不稳定，大家要能体谅他一些，不过在他热眩症状停止之后，个性就会变得成熟稳重一些，未来也会变得和大家不一样。』

　　『好的！现在如果有其他男同学想要阉割的话可以私底下来找我，这个年纪是你们最佳阉割的黄金时期，你们毕业之后，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那时再来找我的话我可就要向你们收费了。。。。。』

　　＊＊＊＊＊＊＊＊＊＊＊＊＊＊＊＊＊＊＊＊＊＊

　　我只记得教授在我身旁，我能感觉他带着橡胶手套的手托起我的懒蛋。我的下体的毛已经被他给剃光了，而这时我的懒较还是在最坚硬的状态。

　　我感觉他在我的下体上似乎作了什么，突然感觉下体有点冰凉，然后有股热热的液体似乎从我身体里洒了出来。

　　我稍稍的抬起头来看他切掉了我的睪丸和阴囊，我的睪丸在我同学的手间传阅和观察着，而教授手上的利刃接着又剖入了我的阴茎里；看到这一幕时，我又微笑了，当他沿着导尿管一圈全切开了，然后沿着那导尿管上拉动了我的阴茎，仍然还保持着勃起的状态，但逐渐的萎缩下来。

　　我意识到教授竟然真的把我给阉割了，但那时我心想这一幕是我这辈子看过最滑稽的事，我却只能嘻嘻的笑着。

　　教授又把我那截段开的阴茎从尿管上用力拉了出来，交给了同学们传递着。我这时却只是觉得看着天花板似乎比看自己被阉割还要更有趣些。

　　＊＊＊＊＊＊＊＊＊＊＊＊＊＊＊＊＊＊＊＊＊＊

　　当之后我的意识回复清醒时，我已经回到我的宿舍房间里，我睁开了眼睛，发现自己仰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身上盖着被子，但一阵剧烈的头疼袭击了我；这时我总算回想起了自己身体似乎发生什么事，下意识的把压在胸口的被子掀了起来，看到了自己的身子是全裸着没穿任何衣服，更重要的是我的懒较和懒蛋全不见了，在原来的位置上，只有一块白色染了些血渍的纱布和从纱布堆里拉出的一条导尿管而已。

　　我放下了被子盖回胸口，剧烈的头疼让我又闭目了一会，我还不确定自己的身体发生了什么事；当我回想起课堂上的记忆片断，我意识到我的懒较可能已经完全被教授割掉了。

　　我开始想到我未来要怎么样和女人作爱？看来大概只能用嘴来吸了，我开始感到一阵的苦恼。

　　我侧头看了床头上的闹钟，时间是晚上七点了，早上被教授阉掉后一整天都没吃过任何东西，我只感觉一阵飢肠辘辘，但我因为睡出了一身的汗，我在去门找东西吃之前得必需要去澡堂里洗个澡才行。

　　我座起了身来，发现在床头柜上有张教授写的便签，上面记载了一些如何照顾自己伤口和导尿管使用的注意事项。

　　『＊这学期我会给你90分。』我看到在那张便签的最后一段，教授注记了一行字。

　　「干！牺牲这么大，才给90！」看到这一行字心里不知怎有却有点火大。

　　之后我进了澡堂里开始淋浴，对于那根多出来的导尿管，我只能让想办法把夹在我的两腿之间。我在解开了腰间的毛巾后，突然之间我竟有了勃起的感觉，我只感到下体的皮肤开始被拉紧了，这时只感觉整个伤口象是要爆炸了一样，我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刺激了我，而我原本懒较的伤口让我生不如死，所以我只好草草的冲去了身上的汗水，让身体变凉些，不过更令人痛苦的感觉是，我的下体能强硬的想要勃起时，但我的身体却什么也不能作。

　　洗完了澡后，看着自己空空如也的下体，我却真不知如何打发未来空闲的时间，我还需要看Ａ片打手枪吗？没有了赖较后，那些东西对我来说似乎就再也没有什么用了。

　　我想起了今晚应该有个派对，所以我开始换上了衣服，然后打电话问我的朋友那个派对在那里举办。

　　「我可以载你过去，去之前先去吃点东西！」朋友在电话那头说道！

　　「太好了！」

　　「嘿！我想问你…那件事是真的吗？我说的是…关于你在那个课堂上那件事……」

　　「没啦！那只是一些谣言！」我并不想让所有我认识的人都知道我不再是男人的事，于是我决定说个谎

　　「噢，太好了！还好那只是谣言！那等会见啦！」

　　「好。等你！」

　　我挂掉了电话，和他的谈话后，我开始回想着自己是否真的介意自己被教授阉掉的事，我现在还算是个男人吗？而我的身体上已经没有懒较和懒蛋了。

　　我微微的拉下身上的短裤，凝视着在在我原本懒较位置上的东西：一道还没完全愈合的缝线的伤口和一条用来替代我懒较的塑料管子。我想即使我再年轻个十岁，然而我失去下体也不可能在经由发育长出来了，无论如何我不可能再是个正常人了。

　　我的裤档里完全的空无一物，我站在镜子前看着空瘪的裤裆，开始有些心虚了起来，于是我决定在内裤里塞进了一只袜子，捏出了一个形状，好让我看起来仍然有一条粗肥的阴茎和一对饱实的睪丸。

　　但我又立刻取出了那只袜子，因为很多同学全都看到我在课堂上被阉割了，这件事不是很容易圆谎。我不想要因此成为我终身难以启齿的秘密，所以我决定把这件事好好的处理，不想再隐瞒下去；于是我决定换上了一条合身的裤子去参加晚上的派对；不过说实话，我已经饿坏了。

　　当我上了朋友的车时，我就马上告诉了他整件事实的经过，我告诉他说那件事并不是谣言，并且抱歉的告诉他我对他说了个谎，因为这件事对我现在来说仍有一点烦恼；但无论如何所有的谣言都是真实的。

　　我把裤子解开了让他看个清楚，他的表情似乎有点害怕。

　　「我还可以用嘴来作爱！」我努力的假装坚强的说道。

　　「那你现在感觉如何？」他用手摸了我还没完全愈合的伤口边问我。

　　「其实阉割也并没有那么糟！比较糟的是伤口真的很痛！」我告诉他。

　　我们在学校旁的小餐馆里吃饭吃了晚餐，一起去了派对的会场，那派对办的还不错，几乎我在学校里认识的朋友都在那里，几杯啤酒下肚后，我几已经忘记了那天早些时候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了。

　　问题是，我太容易因为酒醉而忘记重要的事，因为最后当我带着一个女人进了派对准备里的房间时，我完全忘记了我已经没有懒较可以和她做爱做的事。

　　正当我们正要上床时，我突然感到全身一阵发热，几分钟内我突然变得满身是汗，我脱去自己的上衣后仍感到全身的热度仍然持续的散不去，我开始只想是酒精在发作的关系。

　　在一些醉意之下，我熟练的脱去了她的上衣，我们两人坐倒在床上，我解开了她的胸罩后就开始爱抚她，这个女人的身材不错，是我喜欢的类型。

　　她很熟练的和我互相摩擦着着身躯，但她比我更主动一些，两只手就往下移动，慢慢的停在了我的腰上，开始解开了我的腰带，慢慢的脱下了我的裤子，我相当享受这样的感觉而没有阻止她的动作。

　　突然之间，她的动作完全停止了下来，我回想起了自己被阉的事来；但她的反应让我受了相当大的打击。

　　「天啊!」我只听得她开始不停的尖叫。

　　「听我说，那是因为今天…」我想试着告诉她事实。

　　「你怎么没有….？!」只是她似乎听不进我的话，只是继续惊呼道。

　　「我知道，但是…」我仍想解释，但她根本听不进去。

　　「你都割掉了那我还要怎么样和你做爱？」她对我愤怒的吼道。

　　这句话让我深受打击，我摇了我的头，用双手遮着了面，想办法让心情平静下来。

　　「白痴！」那女人歇斯底里的吼道，拿起了她的包包，草草的穿上衣服就冲了出门，独留我一个人座在床上，我全身赤裸着，我只感觉那截断根和塑料管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可耻和痛苦。

　　我只能这样座在床上过了不知多久，门还是开着，设法让心情平静复下来。

　　在几分钟我回复了镇静，穿上了衣服，偷偷的离开了派对，一个人叫了出租车就回到宿舍了，我心里只感到对那女人相当抱歉，于是我开始把错归究在那个该死的教授身上。

　　当我回到房里，我又脱光了衣服，坐在椅子上，凝视我被切断的下体，我那残根还是硬的，不过我已经可以开始适应那充血和拉扯伤口的疼痛了，我开始思考着未来的人生方向，我就这样发呆的过了几个小时，我对自己被阉的事开始变得又爱又恨。

　　性爱对我来说已经是无用的名词，我不能和女人生小孩了，我只能诅咒那该死的教授在阉割我之前或许该保存一些我的精液。我只希望失去懒蛋后，我可以变得更加理智和沈稳一些，想到或许会改变自己冲动的个性之后，我开始释怀了，于是我上床睡觉了。

　　当我又醒来时，全身感觉就好多了，不过突然我感到全身开始发痒，当我伸手搔着胸口时，竟发现我的胸毛竟一片一片的掉落下来了！而且在床单上也还有一大堆我身上掉落的毛发，床单看起来很糟，上面除了掉满整床的体毛而且很湿，我只记得一整晚身体不断的发热流汗，让床单上看起来象是泼了桶水似的。

　　因为全身是汗臭，我只好先去淋浴，我惊讶的发现且多数其余我的毛发被水冲下来了，当我用肥皂和浴巾全身洗过一次后，我身上几乎所有的毛都掉下来了。

　　这时有人进入了浴室里，我注意到有人似乎在偷偷的瞄着我没有懒较的下体和那条长长的塑料管线。我怀疑大家是否都已经知道我在课堂上被阉了的事？我感到一阵羞愧，赶紧的穿上了裤子，快速的离开。

　　＊＊＊＊＊＊＊＊＊＊＊＊＊＊＊＊＊＊＊

　　不过当我被阉割后一开始，我的心理真的有点烦闷和不安，但后来也开始发现了些好处。

　　我肯定再也不可能和女人做爱了，但是我必需要接受这个事实吧？但至少我可能仍然站着小便，虽然有点困难。

　　另一个问题是热眩的症状，我在刚开始几个月内，时常不自觉的发热和冒冷汗，把床单搞的一团糟，不过几个星期后就改善了很多。

　　过了几个星期，我已经完全失去了性冲动的感觉，实际上这是好事一件，因为过去总是因为想要和做爱而总是表现的毛毛燥燥。

　　之后没多久我的胡子开始停止生长，我再也不用在早起时忙着刮去脸上的胡渣，对我来说也是被阉割后的另一个好处。

　　我继续保持运动的习惯，而且我发现体重变轻了些，但那也是好的，不过让我在意的是无论我再怎么练习举重，我就是没有办法有更强的爆发力，而我的肌肉也没有再变大，换个角度来说，我身材一直维持在被阉时的状态，我的身材并没有发胖，这件事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过一阵子我才开始在淋浴时不再掩藏自己没有懒较的事。我知道所有的人会注意到我空无一物的下体，大多数的人都露出恐惧或憎恶的表情，但却有一些人的眼光却是露出了羡慕与飢饿的凝视。

　　对于那些羡慕我的人，我开始说服他们和我一样去找教授割掉自己的懒较。

　　至于那些飢饿眼神的人，后来我的人生中因此发生了未曾尝试新的作爱方式，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